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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汪曾祺小说中恬静温馨的 “和谐”之美 ,体现了作者追求传统文化中和之美的审美要求;同时作家的人道情

怀和现实生活赋予作家的切身体验又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 “悲剧意蕴”;分析其作品中 “和谐”与 “悲剧意蕴 ”的关系 ,

有助于全面认识汪曾祺小说的美学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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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Thetranqile, warmandharmoniousbeatutyininWangZengqi' sNovelsmanifestshiseffortstopersuetheaes-

theticdemandsofharmoniousbeautyinthetraditionalculture.Meanwhile, itistheauthor' shumanitymoodandhispersonalex-

periencefromreallifethathasmadehisnovelspresentasenseoftragedyimplication.Apartfromthat, itwillhelptocompletely

comprehendtheaestheticfeaturesinWangZengqi' sNovelsbyanalyzingtherelationbetweenharmonyandtragedyimplication.

　　汪曾祺是衔接现 、当代的著名作家。对于其小说的审

美风格 , 汪曾祺曾这样说过:“我追求的不是深刻 ,而是和

谐” 。确实 ,在他的小说中 , 人与人之间谦和互爱 ,人与物

之间亲切共适 , 人与环境之间和谐相依 , 呈现出一派远离

喧嚣与纷争 , 追求自然随和的生活氛围。但是如果全面考

察汪曾祺的小说 , 就会发现他的另一面:对悲苦 、冷酷 、凄

凉人生的揭示。他的小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和谐而完美

的世界。在汪曾祺刻意营造的和谐外表下总是潜伏着各

种矛盾和冲突 , 读者在阅读时一面感受着作品中田园牧歌

式的美 , 一面又体味着作者营造出来的悲哀意境和悲悯天

下的美学气质。

《岁寒三友》中 , 王瘦吾 、陶虎臣 、靳彝甫三人是患难

之交。在靳彝甫身处困境时 , 王瘦吾和陶虎臣为靳彝甫凑

足路费 , 让这位有才华的穷画师外出谋生;王瘦吾 、陶虎臣

的生意破产落得家徒四壁时 , 靳彝甫变卖了祖传的三块

“不到山穷水尽 ,不能舍此性命”的珍贵田黄石章 , 脱朋友

于困厄。三位清贫之人的动人情谊 ,亲密融洽的人际关系

那么温暖感人。然而 , 感动的刹那 , 我们又会为他们的苦

难人生叹息。这三个人都是卑微 、安分守己的 , 但王瘦吾

最后破产落得一贫如洗 , 陶虎臣甚至不得已以 20元将亲

生女儿卖给一个驻军连长。 类似的作品还有 《徙》 , 谈璧

渔和高北溟师生情深 , 高北溟受业时 , 谈璧渔不收他的修

金 , 在学生师满后 , 谈璧渔又将别人求他的文字 、碑文墓

志 、寿序挽联都推给高北溟 ,让他靠润笔所得以养家糊口。

谈璧渔去世后 , 高北溟为了恩师的遗稿得以刻印 , 节衣缩

食 , 并不惜牺牲爱女白雪的前途。在自己都很艰辛的窘境

中 , 还时时周济恩师不争气的儿子。谈璧渔和高北溟身上

体现出读书人的正直善良和多情重义的品质。他们师生

之间的情谊也体现出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。然而 , 高北溟

的命运也是悲怆的 , 工作屡受挫折 , 女儿白雪年纪轻轻就

香销魂散。我们在感动于他们仁人君子的热肠 、博大的仁

爱之心以及他们的多情重义时 , 又会有着一种叹息和遗

憾。这就是汪曾祺小说中 “和谐”与 “悲剧意蕴 ”共存给出

的效果。

就整个创作而言 , 汪曾祺以和谐为主的作品有很多。

比如《受戒》, 描写的是小和尚明海和天真浪漫的农村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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姑娘小英子之间真纯的友谊和诚朴朦胧的爱情。里面的

景美 , 情美 ,人美 , 宛如清澈小溪漫过心头 , 又如多年老酿 ,

回味无穷。这篇小说可以说是美得一尘不染 ,它也是汪曾

祺最初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作品。 《鉴赏家》中 , 季匍民

是被称为全县第一的大画家 ,却与果贩叶三成为好友。季

匍民极度厌恶世俗的虚伪和无聊的应酬 ,每天只是关门作

画 , 画墨荷 ,画莲蓬。他不与别人谈画不许他人进入他的

书房 , 却允许叶三自由出入 , 并看他作画。而叶三竟也能

真正看懂季匍民的画 , 往往叶三称赞的地方正是季的得意

之笔。这是一个现代版的俞伯牙和钟子期那样的 “知音”

传说 , 写的是淳朴 、毫无功利色彩的友情 。他们宽和 、旷达

的生命意识充满了诗意的恬静 ,人生呈现出一种超然而实

在的和谐美。

然而 , 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是一片安宁与和谐 , 有很

多悲剧意蕴是较浓的。 《露水》中的那个女人 , 丈夫死后

又死了儿子。后来靠上一个唱扬州小调的男人 , 满以为从

此能 “常在河堤上坐坐 , 看看星 , 看看水 , 看看夜渔船上的

灯 , 听听下雨样的虫声。”可他们仅仅 “在一起一个月 , 露

水丈夫就得了绞肠痧 , ”折腾了一夜也死了 , 女人悲天抢地

号啕大哭 , 却怎么也不能改变再一次丧偶的命运。 《晚饭

花·珠子灯》全篇更是弥漫了彻骨的悲凉。孙小姐丈夫不

幸重病死了 , 死前留下遗言 “不要守节 ”。孙小姐虽然也

读过林译小说《茶花女遗事》 , 也听从丈夫的劝告放了脚 ,

但出身书香门第的她恪守的是封建礼教和贞操观。然而

她的人性却扭曲了 , 从此 “她变的有些古怪了” “爱洁成癖

的孙小姐屋里 , 茶杯上落了细细的尘土”, “她就这样躺了

十年 , 郁闷而死。”这样力透纸背的描写 , 不仅是对孙小姐

青春毁灭的悲叹和惋惜 , 更是对封建传统礼教吃人本质的

揭露和控诉。

读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以为汪曾祺叙说的是一些

凡人凡事 , 叙说的是一种和谐一种温馨 , 而从上面的分析

我们可以看出 , 悲剧意识始终穿行于他的笔下。 如果只看

到汪曾祺小说中的和谐或者只看到他笔下的悲剧意蕴都

是不全面的 , 因为在他的作品中 ,和谐与悲剧意蕴是的的

确确是共存的。也正是因为这样 ,他的作品读来才更加意

味悠长 , 内涵深远 ,滋味醇厚。

在汪曾祺小说中它们不仅共同存在 ,而且作者运用营

造优美意境和留白的方法来使这两种审美追求融和在一

起 , 这与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力是分不开的。汪曾祺有艺术

变形的本事 , 尽管有时候上演的是一出出悲剧 , 他却能通

过营造优美意境 , 努力给悲剧抹上朦胧的色彩 , 使生活诗

意化。 《大淖纪事》事实上叙说的是一个爱情悲剧 , 美丽

的姑娘巧云与小锡匠十一子心心相印 ,可恶势力代表刘号

长却乘着某个黑夜玷污了巧云 , 而巧云依然热恋着十一

子 , 以致十一子惨遭刘号长一伙的毒手 , 几乎被打死。巧

云费尽力气 , 才从死神手中夺回了十一子。男女主人公经

历的是生与死的考验 , 汪曾祺却将这样一个带着血与泪的

凄美故事溶于诗情画意的环境中 ,放在一个不用传统观念

去约束和评价人的 “大淖”这个地方。正是因为这样 , 故

事的悲剧性就减弱了 , 所有的遗憾和惆怅以及悲天悯人对

他们的爱情都是一种亵渎 ,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在乎一些所

谓的 “贞操”, 依然真诚地笑 , 真情地吻 , 他们是真正出淤

泥而不染的并蒂莲。在描写昔日独特的手工业消逝时 ,汪

曾祺把劳作过程写得如诗般优美。 “戴车匠踩动踏板 , 执

刀就料 , 旋刀轻轻吟唱 ,吐出细细的木花。木花如书带草 、

如韭菜叶 、如番瓜瓤 , 有白的 、有浅黄的 、粉红的 、淡紫的

……” 最后一个车匠都将消失 , 本是一种遗憾 , 作者却在

优美的叙述中企图减轻留恋的苦涩。作者通过营造优美

意境 , 让人觉得生活的悲剧并不那么可怕了 , 灰色黯淡的

人生也会有柔和的金光。悲剧意蕴也笼罩在柔和的金光

之内 , 让旁观者觉得悲剧意蕴也成柔婉的了。

留白是中国画的一种技法 、技巧。汪曾祺把绘画中的

留白用到小说中来了 , 他说:“要留有余地 ,让读者去捉摸 、

去思考 、去补充。”还说:“短篇小说是空白的艺术 , 能不说

的话不说。这样一篇小说的容量就大了 , 传达的信息就多

了。”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, 对于其小说中的悲剧 ,他有所

言有所不言 , 即使有着最深最浓的悲剧意蕴也有待读者感

受和挖掘。 《异秉》的结尾就是一处精彩的留白。作者在

写到大家听到王二的 “大小解分清”的异秉后 , 陈相公不

见了 , 之后 ,是这样结尾的:“原来陈相公在厕所里 , 这是陶

先生发现的。他一头走进厕所 , 发现陈相公已经蹲在那

里。本来 , 这时候都不是他们大小解的时候。”看到这里 ,

读者可能要寻思半天才大笑 ,大笑过后又对他们产生悲悯

之心。 《兽医》中的顺子妈 “把发髻边的小白花换成一朵

大红剪绒喜字 , 脱了银灰色的旧鞋换上一双锈了秋海棠的

新鞋 , 除了孝。”从一场丧事走上喜事时 , 顺子妈到底是快

乐还是悲伤? 这一切都是空白 , 我们只能自己去感受和体

味。小说的留白 , 乍眼初看似乎少了冷漠多了温润 , 事实

上 , 越是节制不说 ,我们就越感到悲哀的力度 ,悲剧意蕴就

越浓重。

营造优美意境主要是能够冲淡悲剧意蕴的浓度。因

为悲剧如果过于强烈 , 必会破坏其和谐。留白的作用则是

为了让读者对生活的某些部分进行 “重构 ”, 让人可以感

受到作品中的深层意蕴。两种手段的运用使他的作品在

和谐之中飘荡着悲剧意蕴 ,而悲剧意蕴表现出来的又非悲

观主义 , 相反有一种柔性 、乐观的氛围。

汪曾祺小说中和谐美与悲剧意蕴还有一种关系就是

反衬。作者总是将悲剧放在背景的位置上 ,笔墨的重点却

表现悲剧生活中的人情 、人性和人道 , 以悲剧反衬生活中

的美。他注重的是在悲剧氛围中让人去感悟和反思 , 这样

的艺术表现力更耐人寻味 。最能体现以悲衬美这种关系

的应该是小说《职业》。一个贫穷失学的孩子天天走街穿

巷卖小吃 , 不停地吆喝:“椒盐饼子西洋糕” 。一群刚散学

的孩子则尾随着他 , 模仿他的腔调大唱:“捏着鼻子吹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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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!”。当这个孩子第一次摆脱叫卖者的身份 , 空着手从熟

悉的街巷穿过时 , 禁不住兴致勃勃的地喊了一声:“捏着鼻

子吹洋号!”一个小孩子 ,他的生活是多么悲苦的了 , 可他

在生活的重压下依然保持着鲜活的童心。这个孩子的命

运是悲的 , 而他的健康人性是美的。另外还有 《七里茶

坊》 中的民工们 , 他们一年四季劳苦奔波 , 食不果腹。在

风雪交加的寒冬之夜还在外面。作者没有用很大篇幅描

写他们日子的艰辛 , 但我们可以看出那个年月生活的清

苦。然而坝上的人在大雪天辛苦赶羊 ,只是为了 “过年 ,怎

么也得叫坝下的人吃上一口肉!”多么朴素的一句话! 多

么让人感动和温暖的一句话! 他们对所有的困难都没有

怨言 , 因为要让别人过个好年是他们的心愿。 《榆树》中

的侉奶奶 , 她靠给人纳鞋底过日子 , “她一年到头喝粥 , 三

顿都是粥!”她勤劳善良本分 , “大家都愿意找她纳 , 也不

讲个价 , 给多给少 ,她从不争。” “多少人穿过她纳的鞋底

啊!”从这些下层人士身上 ,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生活的苦

难 , 他们身上的人性美更加闪亮。作者就是这样 , 在平静

的叙述中 , 在理性的笔触下 ,写着人们生活的悲苦 , 以及对

人们的同情和悲悯 , 但更多的是表现生活和人性中美的一

面。

汪曾祺小说中 “和谐”与 “悲剧意蕴 ”大致表现为共

存 、融合 、反衬这样三种情形。这与传统文化 、生活经历以

及沈从文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。汪曾祺小学五年级开

始 , 随同祖父学《论语》并且隔天做一篇 “义 ”来解释论语

中的内容 , 受到了正规的儒家思想教育。他说他喜欢:“暮

春者 , 春服既成 ,冠者五 、六人 ,童子六 、七人 , 浴乎沂 , 风乎

舞雩 , 咏而归。”也喜欢 “嗳嗳远人村 , 依依墟里烟。 狗吠

深巷中 , 鸡鸣桑树颠”这样充满人文气息的环境。所以汪

曾祺的作品中 , 人物的欢乐是淡淡的 , 苦涩是淡淡的 , 他们

顺其自然地活着。而这正是中国艺术的最高审美境界 “中

和” ,所谓 “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” 。另外 , “仁爱 ”也是儒

家思想的重要部分 , “仁爱 ”使汪曾祺对芸芸众生带着关

心和尊重。他在讴歌美好人性营造和谐氛围的同时 , 对人

的不幸境遇也赋予了深刻的同情 ,这样他的文字又蕴藏着

悲剧意蕴。汪曾祺出生在一个士大夫家庭 ,在浓浓的爱的

氛围中长大。但在抗战和文革中所经历的时代的动荡和

生活的苦难使他变得成熟和谨慎 ,让他更加趋于中庸。于

是他与众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 ,追求 “达则兼济天下 ,穷则

独善其身”的这样一个进退自如的境界。所以他的小说注

重的不是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展开故事 , 不是大起大落 ,

也不是对罪恶的声讨与控诉 , 他把人间的悲苦都嚼碎了咽

进肚里 , 而后缓缓化成一缕清淡却幽远的味道。 在他构建

的和谐世界里我们能够体味到淡淡的哀愁 ,而这种哀愁是

美的 , 这种悲哀的意境也是美的。在汪曾祺的作品中不难

看出另一位文学大家的影子 ,那就是沈从文。他笔下的世

界尽管很美 , 人物尽管善良 、勤劳 ,可他们总是在现实社会

中难以得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, 人们在看那个独特的美丽世

界时 , 不免会看见文字里弥漫着的悲哀。沈从文曾说:“伟

大而神圣的悲哀 , 不一定有一摊血 ,一把眼泪 ,一个聪明的

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者是用微笑来表现的。”他确实是以冷

静冲淡的笔墨去表现内心巨大的沉痛与悲哀的。汪曾祺

是他的弟子 , 无形中不免也打下这样的烙印 , 但是他的情

感更加内敛潜隐。他们师徒俩的创作可以说惊人的相似 ,

但又各有各的味道。 汪曾祺的作品即使写的是世态的炎

凉 , 生活的拮据 ,一己能力的有限等生存之悲 ,也被微笑化

解了 , 被温馨乐观消融了。

这样的美学风格也是具有其独特意义的。生活免不

了会有苦痛 、矛盾和无奈 ,如果只是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 ,

琐碎 、烦恼 、抗争 , 一切都那么沉重 ,那么悲哀 ,让人无法躲

避 , 又无法改变 ,于是只剩下叹息和沮丧。而汪曾祺笔下

被柔和化的生活 , 被微笑化解过的悲哀 , 读来就有了一层

温馨的色彩。也许 , 这正是写作的最高境界 , 也可以说是

人生的最高境界 , 一切都看得开 , 在生活和理想之间能找

到一个恰如其分的平衡点 , 于是活得自由自在 , 写得游刃

有余 , 我们也可以看成这是他对于出世与入世的一种态

度。和谐与悲剧的完美融合 , 使其作品闪烁着异样的光

辉:从容 ,优雅 , 乐观 ,幽默 , 睿智 ,诗意 , 我们也从其作品中

看到这样一个具有独特性格魅力的汪曾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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